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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古人的知识产权意识
□王兆贵

知识产权这一概念生成较晚，

追溯起来， 最早创始于 1474 年 3

月 19 日， 威尼斯元老院通过了首
部批准和保护专利的成文法， 这是

世界第一部接近现代意义的专利制
度。 不过， 这还只是知识产权制度

的前身 ， 作为智力创造成果的保

护， 完整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概念，

是在 1967 年 《建立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公约》 签订后， 才得到世界上
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

在我国古代， 由于统治阶级对

属于私权领域的知识产权毫无兴
趣， 再加上 “轻利重义” 的文化传

统和社会风气的影响， 知识产权保
护问题一向没有进入国家立法的视

线， 也不可能制订完整的法规。 但

在民间， 自发地保护专利权的意识

和行为还是存在的。

除了民间技艺的专利权外， 属
于知识产权范畴的著作权问题， 同

样存在于古代文字领域， 否则就不

会有 “活剥王昌龄， 生吞郭正一”

之说。 像张怀庆这样的 “文抄公”，

既非空前亦非绝后，历朝历代都有。

1933 年 5 月， 胡适悉心考证

了 《真诰》 后发现， 该书有多处是
从 《四十二章经》 中抄来的。 胡适

以为自己侦破了一桩千年剽窃案，

陈寅恪通过傅斯年告诉他， 朱熹早
在七百年前就发现了。 经查， 朱熹

确有此说。 《朱子语录》 卷百二六
中有云： “道书中有真诰， 末后有

道授篇， 却是窃四十二章经之意为

之。” 《真诰》 系南朝陶弘景编撰，

《朱子语录》 中提到的 “道授篇”，

准确的名称应是 “甄命授”。 在我
看来， 陶弘景之举还算不上抄袭，

因为他是 《真诰》 的编撰者， 而非

原始著作人。

据 《唐摭言》 等古籍记载， 唐

代吴兴人杨衡， 工于诗， 好古调，

有人偷了他的诗文去应试， 居然考

中了。 上朝时， 杨衡找到那个人，

生气地问他， “一一鹤声飞上天”

还在吗？ 那人赶忙讨好说， 我知道

仁兄最爱的就是这句诗， 所以没敢
偷。 杨衡这才笑着说， 若如是想，

尚可饶恕 。 这段轶事后世多有转
述， 并引为笑谈。 但也有因为一句

诗的权属问题酿成命案的奇闻。

唐朝诗人刘希夷， 文采斐然，

25 岁那年便高中进士， 善长军旅

诗和闺阁诗， “词情哀怨， 多依古
调， 体势与时不合， 遂不为所重”，

传世的篇章也不是很多， 唯 《代悲

白头翁》 最为有名。 感觉上， 曹雪
芹为林黛玉写下的 《葬花吟》 与之

很相似， 当是受到此诗启发而成。

这首拟古乐府诗， 运用叠句循环的

对比手法， 将韶华易逝、 富贵无常

的人生哲理阐发得非常透彻。 其中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

同 ” 一联 ， 尤为其舅宋之问所喜
爱 。 当宋之问得知这首诗尚未公

开， 就恳求他转让给自己。 刘希夷

碍于情面当时答应， 过后又反悔，

并将这宗私下交易告知别人。 这让

宋之问恼羞成怒， 一气之下， 竟支
使家奴乘其酒醉， 用装土的袋子活

活闷死。 仅仅是因为一联诗句的所

有权问题， 就让这位年轻才俊无辜

罹祸， 令人唏嘘不已。

这件杀人夺诗的传闻， 唐代刘
肃 《大唐新语 》 以及元代辛文房

《唐才子传》 等书言之凿凿， 辛文
房在文后还以 “贾生悼长沙之屈，

祢衡痛江夏之来” 作类比， 为刘希

夷之死发出悲愤的惋叹。 但后世文
坛多有不信， 考据存疑者也不乏其

人。 但若以宋之问诗名远在刘希夷
之上为由， 说他不至于因为一联诗

句而致人非命， 似乎也说不通。 宋

之问的人品是比较龌龊的， 他曾向
武则天自荐面首 ， 给张易之提夜

壶 ， 更有甚者还曾出卖友人张仲
之。 人性的阴暗面， 有时是很难用

常情来忖度的。

■名家茶座

从“旧文学殿军”到“新文学开山”
□宋志坚

蔡元培为第一部《鲁迅全集》

撰写的总序，由王献之的“行山阴

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
应接不暇”开篇，说是：“有这种环

境， 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
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

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最近

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
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

先生，即鲁迅先生。 ”既点出了造
就鲁迅的地域文化环境， 也暗示

了他之所以为《全集》作序，也有

不避“夸饰乡土”之嫌，不畏“矜其
乡贤，美其邦族”之讥的意思。

鲁迅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贡献
是多方面的，且都具有“拓荒”的

性质，翻译介绍域外小说，他与周

作人一起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可
谓开风气之先； 研究中国小说的

历史变迁， 连胡适之也称道他的
《中国小说史略》为“开山之作”；

以《狂人日记》为初始作又以《阿

Q 正传》 为代表作的鲁迅白话小
说， 则不仅是最能展示新文化运

动实绩的成果， 而且翻开了中国
小说史的崭新的一页；至于“感想

之丰富， 观察之深刻， 意境之隽

永，字句之正确”云云，更多的是
对鲁迅的“杂文与短评”的评价，

正是这些“杂文与短评”，开创了
中国现代杂文。 蔡元培的这篇总

序，以若明若暗的“乡党”身份徐

徐写来， 却与他为鲁迅所撰之挽

联———“著述最谨严徒非中国小
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

家”一样，说的是作为文学家的鲁
迅， 评价的是鲁迅在文学艺术上

的成就，调子不高，语言平实，然

而，对于鲁迅评价之确切，恐怕也
莫过于这几个字———他是 “新文

学的开山”。

值得注意的是， 这篇总序将

鲁迅与晚清的文学家李慈铭 （即

李越缦）作了一个比较，他称李慈
铭为 “旧文学的殿军”。 李慈铭

（1830-1894）也是绍兴人，一生
仕途并不顺畅， 年轻时屡应乡试

不中 ， 以至不得不于咸丰九年

(1859)入京 ，为捐一个户部郎
中而到处奔波。 他 “为文沉博绝

丽 ，诗尤工 ，自成一家 ”，一到京
城，“即以诗文名于时， 大学士周

祖培、 尚书潘祖訤引为上客”，另

一方面， 他 “性狷介， 又口多雌
黄”，于是，“服其学者好之，憎其

口者恶之”，差不多成了一名争议
人物。 李慈铭自 17 岁起就有日

记之作，计有《越缦堂日记》十三

册，《孟学斋日记》 七册，《受礼庐
日记》 三册，《荀学斋日记》 二十

册，光绪十五年（1989）七月十一
日后日记八册， 鲁迅曾将其内容

归纳为“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讫

相骂”。 所谓“上自朝章”，大概就是

对于时政的批评，在“朝政日非”之
时，李慈铭既然会“遇事建言”，也难

免要在日记中说三道四 ；“下讫相
骂”者，就牵涉到他与同时代人，包

括他与赵之谦的恩恩怨怨———“相

骂”是绍兴方言，本来就是吵架的意
思。至于“中至学问”，说的大致是其

中大量的读书札记了，说经证史，囊
括诗文，集其四十余年治学之大成，

可比顾炎武《日知录》之博。 如此洋

洋数百万言的日记，统称《越缦堂日
记》， 与 《翁同騄日记》、《湘绮楼日

记》（王运）、《缘督庐日记》（叶昌
炽）齐名，并称晚清四大日记，就其

文笔和内容而言，还堪称第一，李氏

在世时， 其日记就被 “士友多传抄
之”。 它无疑是李慈铭最重要的著

作， 他也因此而成为晚清著名的文
学家与史学家。

李慈铭的著作的 《越缦堂日

记》， 也是由蔡元培为首张罗出版
的， 具体地说， 是由蔡元培约同沈

曾植、 缪荃孙、 傅增湘、 李盛铎等
数十人用全浙公会的名义于 1919

年发起募集垫印费用， 于 1920 年

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 李慈铭与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以及青年时代的

蔡元培等越中人士均有交往。 蔡元
培为首张罗出版李慈铭的 《越缦堂

日记》， 与这种乡土情结有关， 当

然更因为李慈铭对于晚清文学与史

学的贡献 。 李慈铭于 1894 年去
世， 到 1920 年才不过二十余年，

他那个时代过去不久， 有关那个时
代的事情， 仍在人们的关注之中，

就像 21 世纪初的人关注 20 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事一样。 在李慈铭生
前有人传抄的 《越缦堂日记》， 影

印出版之后也 “极为风行”， 是相
当热门的一种读物。

对李慈铭的 《越缦堂日记 》，

鲁迅还是很有些非议的， 甚至对蔡
元培为首张罗出版 《越缦堂日记》

的本身也有些微词， 所谓 “现在已
有人将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 每部

五十元， 在这样的年头， 不必说学

生， 就是先生也无从买起”， 这些
非议与微词主要见之于他的 《马上

日记》 和 《怎么办》。 谁料想不到
二十年， 蔡元培居然还能作为编辑

委员会的主任张罗 《鲁迅全集》 的

出版。 总序称李慈铭为 “旧文学的
殿军”， 而称鲁迅为 “新文学的开

山”， 且写道： “综观鲁迅先生全
集， 虽亦有几种工作， 与越缦先生

相类似的 ， 但方面较多 ， 蹊径独

辟， 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 所以鄙
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不仅新

旧界限分明且定位精到， 也体现了
蔡元培 “兼容并包” 的气度。

提及汉末三国时期的名士华歆， 人

们自然会想起管宁与他 “割席断交” 的

典故 。 据刘义庆 《世说新语 》 记载 ：

“管宁、 华歆共园中锄菜， 见地有片金，

管挥锄与瓦石不异， 华捉而掷去之。 又
同席读书， 有乘轩冕过门者 ， 宁读如

故 ， 歆废书出看 。” 由此 ， 管宁认为

“子非吾友也” 而 “割席分坐”。 华歆
“捉” 金并没藏怀， “出看” 也是好奇，

无涉人品， 管宁 “割席断交” 显然有些
小题大做了， 这一典故明显留有褒管贬

华的偏见。

其实， 历史上的华歆则是一位值得
赞誉的重臣。 汉灵帝时 ， 他被举为孝

廉， 后受朝廷征召， 相继任尚书郎、 豫
章太守、 议郎、 参司空军事、 尚书、 侍

中、 尚书令， 直至曹丕即位， 拜华歆相

国， 封安乐乡侯。 华歆为官生涯， 有所
作为， 且一生清廉 ， 被誉为 “渊清玉

洁， 有礼有法”。 这里， 不妨列举一则
“拒贿” 的轶事。

《三国志》 载： 华歆曾在孙策麾下

为官， 孙策死后， 朝廷命其进京赴任。

他的宾朋好友及昔日同事得知后， 或赠

书画古董， 或送金银财宝。 华歆当面不
便回还， 却在财物上暗中做了标记。 临

行时， 他将收受的数百金财物全部摆了

出来， 对送行者说： “我这次远行孤零
零一人， 本是无罪之身， 但怀藏璧玉便

有被劫、 被杀的风险， 望大家为我想一
个万全之策。” 众人面面相觑， 只得各

自领回原来的赠予， 并佩服他的高风亮

节。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虽说清廉官员

凤毛麟角， 但拒贿事例并不乏见。 华歆
拒贿自有其独特之处。 他既不同于 “震

畏四知” ———东汉名臣杨震调任东莱郡

太守， 路经昌邑县， 经杨震举荐当上县
令的王密 “夜怀金十两 ” 登门拜谢恩

师 ， 被杨震 “天知、 地知 、 我知 、 子
知” 怒斥而逐出门外； 也不同于 “悬鱼

太守” ———后汉官员羊续上任南阳郡太

守不久， 府丞送上当地特产白河鲤鱼，

羊续收下后悬挂在屋檐下晒成鱼干， 令

府丞再次送鱼时望而止步。 明代于谦有
感于此曾赋诗曰： “剩喜门前无贺客，

绝胜厨内有悬鱼。 清风一枕南窗下， 闲

阅床前几卷书。” 华歆拒贿自有其方 ：

一是方法得体。 那些登门送钱赠物者各

有心机， 绝非都是为了跑官要官， 也有
纯粹出于情谊的， 所以华歆先收下， 避

免伤了感情； 二是行事缜密。 把所有送

来的财物一一编号登记 ， 以备原物归
主 ； 三是选择时机。 在临行前召集大

伙， 全然退贿； 四是话语诙谐。 以 “想
一个万全之策” 巧妙地把事情办得天衣

无缝。

华歆拒贿所彰显出的为官操守， 源
自慎独。 “慎” 字由一个 “心” 和一个

“真 ” 组合而成 。 《国语·周语 》 云 ：

“慎， 德之守也。” 慎独乃是古代儒家学

派创造出来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修身

法则， 它最先见于 《礼记·中庸》： “道
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可离非道也。 是故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 恐惧乎其所不
闻。 莫见乎隐， 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

独也。” 为官者尤其要如华歆那样， 在

个人独自居处时， 也能自觉地严于律
己， 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 规规

矩矩， 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着自己。

倘要慎独， 首先要顶得住金钱的诱

惑。 曹植说华歆 “清素寡欲”， 华峤称

他 “淡于财欲”。老子说得好：“见欲而止
为德。 ”一旦面对贿赂自控力弱化，荣辱

观念错位，不仅不能“见欲而止”，反而纵
欲无度，最终滑向身败名裂的深渊。恰如

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穿上新鞋的人会

小心翼翼地绕过泥泞， 但只要他一失足
弄脏了鞋子，就不再那么珍惜了。当鞋子

完全脏了时，他就会不再顾忌泥泞，结果
将鞋子弄得越来越脏。”———当你刚走上

领导岗位时，穿的还是“新鞋”，不妨学学

华歆拒贿， 防腐之堤是绝不能洞开的，

因为我国先贤早有断言： “贿道一开，

展转滋甚” （唐代·陆贽）。

■法官手记

观影有感
□张 熠

周末找了一部高评分电影

《怒火·重案》 一看， 没想到给

我带来一些人生思考。 电影讲
述了在一次对国际毒枭集团的

绞杀过程中，另外一股势力介入
围剿， 不仅将贩毒集团一网打

尽，而且将前来执行任务的警察

也残忍杀害，重案组警察张崇邦
目睹战友被杀，深入追查后将嫌

疑人锁定为昔日的同僚阿敖，阿
敖也曾是警队的明日之星，却因

一次任务中顶着高层交代下来

的办案压力，过于激进，误杀了
嫌疑人而锒铛入狱。 出狱后，依

靠自己较强的反侦察能力和身
体素质， 展开了一系列犯罪活

动，而每一次的犯罪其实也是为

了报当年“含冤入狱”的仇。就这
样从灰色地带走向黑暗， 他不

是忘记了初心， 而是放弃了初
心。 两个人物的命运给我带来

很多的思考， 如果当时执行任

务的是阿邦， 他们两的命运会
不会交换？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和儿子
在某网站上， 看到罗翔老师讲

述他小时候的一段经历， 童年

的伙伴因为被他人喊去放哨 ，

而被带入警察局， 葬送了自己

的前程， 如果当年被喊去放哨
的是他自己， 那命运会不会交

换？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 也有
很多诸如此的灵魂拷问。要是当

初你选择了那份工作，现在是不

是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当初选择
了出国深造，现在摆在你面前的

应该是更多的机会吧？如果你当
初选择了那样的婚姻，现在应该

是另外的一种生活吧？ 其实，即

使再回到那个当下，当年的你还
是会做那样的选择，这不是偶然

的， 这是每个人的认知决定的。

有的人的认知在人，相信自己认

为信任的人，但也许人的思想会

在特定的环境下随之改变； 有
的人的认知在事， 做自己认为

正确的事， 只要初心还在， 就
一定会以法律和道德为准绳 ，

即使被否定被排挤， 都会坚持

自己心中最初的理想和信念 。

当然认知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进步和升华。

选择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结

果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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